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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周伟钊
罗立新

当我得知恩师周伟钊仙逝的消息时，我一时无法接

受，内心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和失落所充斥。

我清楚地记得是 2002 年 8 月，当时我在一家酒店做

服务生，爱好画画的我把平时的习作挂在厕所旁边，周伟

钊先生在酒店就餐路过时看见了，便找到我，很关切地问

我的情况，问我是跟谁学的画画，并指出我那些浅陋的画

作有哪些亮点，又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改进之类，素昧

平生，却对后生晚辈的我说了这么多，这让我既感动，又

温暖。临走时，周伟钊先生约我过几日到他单位聊聊，他

要送我一些书。

几天后，我去了周伟钊先生的工作单位，先生热情地

接待了我，并把我拉到家里的画室，现场绘画，边画边给

我讲解其间的一些讲究和技巧，我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小时。告辞的时候，先生从画室拿了

一批书给我，我现在还记得，有《芥子园画谱》《中国画绘

画技法》《花鸟画谱》等书刊，都是专业的美术书籍，那也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获如此至宝。

这之后，便算是跟先生熟络起来，每当画画遇到技法

上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其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艺术的热爱，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

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2006 年 6 月的某天，我去先生的画室看望先生。闲聊

间，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讲了我在家门口练习

绘画时有几个留守儿童要我教他们画画，而我却怕教不

好，不敢教的事。先生马上跟我说，“你可以免费教教他们

试试看嘛，他们家里困难学不起，你帮助他们的同时，自

己也进步了，教学相长，多好。”在先生的支持下，我在家

附近租了个车库，开了间公益美术班，针对周边困难儿童

进行免费的美术教学，一晃眼，就在这条公益路上行走了

十八年……

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

想，将先生的教诲传承下去，把公益事业一直走下去，才

是对远在天堂的先生最好的慰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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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6日，株洲市美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周伟钊先生因病逝
世，享年七十一岁。

周伟钊先生是醴陵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曾在本报担任美编工
作，以画名世，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出版个人画册十集……

周伟钊先生的辞世，无疑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株洲市乃至湖南
省的一大悲痛。为了缅怀这位艺术家，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纪念专版，邀请了
周伟钊先生的生前亲好，写下了他们对周伟钊先生的回忆。在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周伟钊先生不同侧面的风采，感受到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体会
到他对社会和人民的关怀和奉献。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周伟钊先生的部分代表
作品，领略到他的艺术成就和风格。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纪念专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周伟钊先生的艺术
人生和精神遗产。

编者按

落木惊寒，夜露凝白，痛失伟钊！

叹英才天忌，好人不寿；锦轴正展，诗

酒频招。

待友情真，惜花意软，名利浮云过眼消。

画长在，看佛陀雅士，美女吹箫。

古稀应似春朝，怎料想沉疴秋寂寥。

忆报坛笔砚，煮茶话暖；旅途车马，把

盏灯宵。

临夏风清，敦煌沙灼，西出阳关尽故交。

君犹健，倚瓷城渌水，泼墨挥毫！

注：周伟钊老友因病于2023年10月6日

夜辞世于株洲中心医院，7日上午株洲文艺界

二百余人于医院太平间送别伟钊，其亲人护

送他归向老家——瓷城醴陵。

我与伟钊自青年时代至老境，皆供职

于《株洲日报》，相知甚深。又数次因公因私

结伴出游，访新疆诸多城市，到四川成都、

乐山盘桓数日，闻酒香而至贵州遵义、仁

怀茅台……数年前应本市女企业家商会

陈菊香、兰晖等女史之邀，与伟钊、杰荣、立

洪一起去临夏、兰州、敦煌、阳关等地，伟钊

意气飞扬，谈笑风生，至今历历在目。

我的弟弟周伟钊是一个从小就痴迷

美术，一旦确定目的就抱定终身不忘初衷

的性情中人。

伟钊自幼聪颖，人见人爱，家庭兄弟

姊妹多，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全

家，伟钊是老二，不得不替父母去零卖纸

香烟、到瓷厂捡拾煤渣、到郊区田野挖猪

草卖钱来补贴家用，不过，他最喜欢的赚

钱方式，还是去市场摆摊租售小人书，一

分钱看一本的小人书既赚了钱，又使他爱

上了绘画这门终身受用的手艺——每次

黄昏收摊后，他便爬到家里的一个小阁楼

上描绘小人书上的人物。小阁楼逼仄低

矮，伸不开腰，他就曲着身子画岳飞、张

飞、关公、董存瑞、黄继光……

进入少年，他开始画国画，芥子园中的

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妙，成了许多美

术老师眼中的新秀。老师谆谆教导他画素

描和人体肖像画，这也成了他那时最大的

爱好。他勾线描形准，捕捉人物形态逼真，

当时整个醴陵县城都只有一两家照相馆，

他苦学钻研炭粉人物肖像画，这样既能赚

钱支撑家用，又培养了写实人物的品摹能

力，为他报考中央美院的梦想打下基础。

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来了，不

到 16 岁的他成了我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的

插队知青，分配到醴陵清水江公社留冲的

一个穷山窝。这个生产队的全劳力一天只

有八分钱的工值，整个生产队穷得连买盐

的钱都没有。他看到这种情形，主动提出

外出画炭粉肖像赚工分。当时画一张像是

8 角钱，是生产队十个全劳力一天的收

入，有时一天可以画两三个肖像，出外一

个星期就是全生产队全劳力一个月的收

入了。他把这些赚来的钱全部交给生产队

买生活用品和农具，生产队的社员常翘首

盼他外出画像回队，他成了当时生产队最

受欢迎的“财神爷”。

伟钊画像从不欺侮贫苦农民，富裕一

点的乡民每张一元，贫穷的农民每张 8

角，特别贫穷的吃一餐饭就算了事，画不

好不要钱。有个同他一道外出画像的下放

知青，在城里时是照着相片用九宫格画肖

像，到乡里也带着一个大九宫格塑料片，

套在农民头上对着描，既不方便，还走形，

就这样，他还让伟钊喊他师父。伟钊见他

年龄大，又碍于面子，就喊他师父。可是，

他画的像走形太厉害，农民不满意，有时

候，他干脆把画的像卷起来，欺骗农民说，

不要打开，否则灵魂就会飞走，要等他们

走后才能打开……见状，伟钊便对他说：

如果你这样画像，我们今后就不要做伴

了，我也不会喊你“师父”。伟钊常常调转

头去补画，或者把钱退给农民。他常说，农

民的钱赚得多辛苦啊，常常是里三层外三

层地包裹好，解开来一分一分地数给我，

收了他们的钱，我都心痛。

1971年末，株洲汽车齿轮厂来清水江公

社招工知青，在招工人员的反复坚持下,伟钊

被招工进厂，成了厂里一名急需的美工。伟

钊在厂里俱乐部画下第一张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肖像，他高兴地告诉家里，厂里的工人

排着队去瞻仰主席画像。更让他高兴的是，

经人推荐，韶山在建设火车站时，他画下了

那里的第一张毛主席巨幅肖像画，尔后的70

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韶山火车站前的毛主

席巨幅油画像都是经他手绘的。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被招聘到株

洲日报社任美编，成为一名职业的美术工

作者，报社又送他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深造。在报社期间，他绘制、编辑了大量

群众喜闻乐见的插图，学习了博大精深的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美术史，回忆整理

了早期散落在乡村、城镇、工厂的美术画

作，为他后来当选株洲美协主席打下了坚

实的艺术根基和思想基础。

在尔后的日子里，他更不忘初心，一

心一意扑在美术创作上。1994 年创作《儿

女英雄传》，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1998年

创作《红之鸟》，入选国际美术家联合会韩

国’98世界美术大展；1999年创作《乌鸦唤

来五谷祭》，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获优秀

作品奖；2002 年创作《高秋对弈图》，获联

合国世界和平美术大展银奖；2004年创作

《妙笔生花》，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获优秀

作品奖；2008 年创作《寒秋写荷图》，参加

“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作品展……

作为他的兄长，有一点我还得着重写

出，他非常注重培养辅导后辈的美术教

育，先后在我们周家这个大家庭中培养出

两个中央美院、一个中国美院、一个湖南

师范美院、一个湖南怀化美院、一个江西

景德镇美院的子侄。他不强人所难，本欲

培养儿子考中央美院，儿子却选择理工

科，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后留学美

国。他爱国爱家，虽然儿子出国留学，但他

始终力主儿子保留中国国籍。每次儿孙回

国，他都把儿孙带到祖坟上跪拜告祭。

周伟钊先生作古了，望他的知音挚

发，后辈美术人记住这位好人。

惊悉周伟钊老友因病仙逝，十分悲

恸。半天哽咽一句话：伟钊,你走得太早了！

伟钊身壮如牛，但他不爱惜自己。

他嗜酒，待朋友忠实，喝酒猛烈，一

口一杯，从不耍奸躲滑，也很少看他醉

倒……

他烟不离火，一根接一根，抿着嘴

唇吸进去，撮着嘴唇吹出来……

他口袋里总是有一包一包的槟榔，

席上，会上，牌桌上，嚼了一口又一口

……

他打“三打哈”常常熬夜，从不服

输，爽快得很，盘盘要“一把抹”，手上的

“米”掏光了，往往答应以画贱抵……

他对我说，人的一生七情六欲，江

南江北，五湖四海，河东河西，没有朋友

活得冇味。玩得痛快，这才是生活。

但他更喜欢他的画。

伟钊睿智。三十多年前我与他共事

株洲日报时，他刚刚放弃油画，着力画

连环画，常在报上插图，来势蛮好。我离

开株洲近二十年后，他以中国画名世，

并已执掌株洲美协主席多年。

通观伟钊历年之作，他走的是中国文

人画的样式。他画人物，画山石，涂墨荷，

抹云团，施墨设色大胆泼辣，放纵不羁，笔

下老者仙风道骨，伊人含情脉脉，幽默诙

谐，楚楚动人。且以不乏禅机妙趣的古体

诗词题款，诗助画意，画展诗情，更难得笔

简意远，格调高古，颇有老庄韵味。

伟钊对书画钤印题识特別讲究，空

间布局，画龙点睛。从《巨匠之门·周伟

钊专辑》上看，他最常用的闲章是施杰

荣刻的“岭上多白云”（陶弘景《诏问山

中何所有）》。伟钊对此诗此印叹赏有

加，说“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

气清骨。”

一直以来，或者说很早以来，我就

很想认认真真地写一篇有关伟钊的文

章。伟钊也知道我写文章习惯现场观

摩，以触动灵感，快意“急就章”，生前多

次邀我去他工作室。但我这个人怪，太

想写的人，往往最难下笔。就在前晚,我

问同在耕食工坊品茶聊天的叶之蓁、王

亚几个老友：伟钊的病好点了吗？你们

去看了他没有？他们说，伟钊一再说不

要麻烦朋友。嗬，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

被他婉拒了。今天，伟钊走了，我不能不

写了，提笔喟然缅怀，想在九畹为他搞

个遗墨展，在心底纪念他。之蓁说，仪式

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才是重要。

他刚刚七十一岁，他像“要用完一

千担洗墨水”誓言的王憨山一样，留下

了太多太多的遗憾。他还有多少极富创

意的想法没来得及体现啊！他还有多少

极为精彩的草图尚未画成正稿啊！八年

前,时任湖南省美协主席的朱训德就这

样评价周伟钊：

“纵观画坛，伟钊的作品有其特有

的文化內涵、文人画味，其画其款，统一

得非常完美。使人观后静心、净心。朴

厚、儒雅的伟钊，其艺术之路是灿烂辉

煌的。”

呜呼哀哉！伟钊，一路走好！早升仙界！

株洲访周伟钊先生
朱晓剑

10 月 7 日，大假上班第一天。意外的在朋友圈看到聂

鑫森先生发的一条信息：

惊悉周伟钊老友因病于昨晚鹤归道山，十分伤感。

今上午十时许，他将由亲友陪送归向老家醴陵。伟钊先

生千古！

这消息有些意外。说来，和伟钊先生还是有一面之

缘。这得益于藏书票艺术家崔文川兄。他曾主编艺术期

刊，故与许多艺术家都多少有些交集。和伟钊先生也是

如此。

我还记得，在 2014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举办的株洲

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活动，盛况空前。会议临近结

束之时。我跟着文川兄拜访当地的艺术家，就这样见到了

书画家伟钊先生。未曾想到的是，这是第一次见，也是最

后一次见。

伟钊先生擅书画，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当天中午，就

在一家餐馆小聚，另外约了几位艺术家。聂公是文化名

流，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绘画皆有成就。席间，听听大

家摆一摆龙门阵，也让我增广了见闻。

虽然说株洲是工业城市，但文化底蕴与文化人却是

深厚的（后来读到一套株洲名人小传记，有 100 多册），这

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当天的餐叙聊了些什么？那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现

在回想起来，只有模糊的印象了。

那以后，我数次到株洲去，参加旧书展，或者采访

当地的书法家，都是来去匆匆。倒是与聂公见了几面，

相谈甚欢。与伟钊先生却是再也没有见过，不免让人觉

得遗憾。

今年 5 月 24 日的《书法报》还刊载了伟钊先生的《读

书手札》：

渭长任君，因心摹手，点画成象，奕奕有生气。书画同

妙，其意则远。巧密变胜于古，即以图千古人心之大快。方

今东南夫士，旷日持久摹之画传四种描法，喜为长进，如

宝剑归壮士也。

癸卯春月，伟钊赏任渭长画四种书识。

钤印：画外 周伟钊

这《读书手札》正是写在文川兄所制作的“长安笺谱”

上的，由此可见伟钊先生对这笺谱的喜爱程度。

虽然我与伟钊先生仅见过一面，也是时不时会从当

地文友那里关注他的消息。人与人的交往，有时是疏淡

的，有时又是浓烈的……但不管是哪一种，窃以为，还是

值得记住的缘分吧。

我与伟钊兄相识是在上世纪 80 年

代，那时我在株洲市冷冻厂工会做宣传干

事，因工作需要一些资料，于是找到了在

株洲市日报社负责美编工作的他，那也是

我第一次接触和认识他。我把我的来意一

讲，他便赶紧帮我找资料，全没有初次见

面的疏离与客套，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

样热情。由于伟钊兄的帮忙，我画在厂区

的宣传画得以顺利完成，受到厂领导和政

工科的表扬，伟钊兄乐于助人、帮人的印

象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伟钊兄不仅关心朋友，还是一个有

着大爱心的人。

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时，作为美协

主席，他自己带头画了多幅作品，也号

召美协会员踊跃参株洲市的赈灾救灾

义卖活动，拍卖活动圆满成功，所拍的

款项全部捐给了灾区，受到了市委、市

政府领导和市文联的高度表扬。

为了提高株洲市美术创作水平，提

升株洲美协在省里的地位，他用尽了苦

心。美协会员都知道，美协一年一度的

年会很重要，同时要出版发放《株洲美

术家》的刊物。这两件事没有拨款，全靠

自筹资金。怎么办？于是伟钊兄静下来，

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大量画画。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到他工作室去坐坐，看到

墙上，地上，画桌上全都是画，我问伟钊

兄，灵感来了，画这么多画，是准备办个

展吗？伟钊兄微笑对我说，这些画是定

制的，卖给企业家，卖来的钱，筹办出

《株洲美术家》刊物和召开年会用的。我

随口说，这么大的事，又是集体的事，怎

么要你一个人来扛，你一个人去做太辛

苦了，可以号召大家共同出力来完成。

他微笑地对我说，大家都有难处，何况

这又是我的工作，不能去麻烦大家，等

刊物出版了，年会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就

好，我个人辛苦一点不算什么。

伟钊兄的一席话，在我心里记一辈

子。这是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人，是株

洲美协的好领头羊。年会不忘把兄弟协

会请来，不忘把德高望重的前辈请来，

同时把企业家请来，共同联欢，表彰年

度先进美术工作者，布置来年的美术创

作和发展目标，在他的领导下，美协的

工作风生水起。

这就是伟钊兄做事为人的大格局。

沁园春
——悼老友周伟钊

聂鑫森

我的弟弟周伟钊
周伟奇

祭周伟钊文
莫鹤群

忆好友周伟钊
易水金

周伟钊作品《不学黒蠏恁横行 心如清水不染尘》

周伟钊作品《十八罗汉图》

周伟钊先生


